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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动物园大熊猫“萌兰”的倒走行

为，引发关注。不少人担心：这种行为会不会

影响大熊猫的身体健康？对此，北京动物园回

应，该行为是玩耍时出现的偶发动作，园方将

对它开展长期行为监测与评估。

大熊猫为什么会倒走？简单来讲，倒走就

是后退行走，指动物朝着和正常前进方向相反

的移动方式。这种行为在自然界并不罕见。

动物遇到狭窄空间需要转身、调整身体重心、

嬉戏玩耍，或是在复杂地形中试探安全路线

时，都有可能出现短距离、带有明确目的的偶

发倒走。“萌兰”的表现就属于玩耍性质的偶发

倒走。这属于动物正常的探索、玩耍行为，一

般不会对健康造成明显伤害，无需过度干预，

做好日常观察即可。

不过，如果倒走表现为持续、单调、反复出

现，并且和觅食、探索、社交等当下环境需求无

明显关联时，则可能发展为刻板行为。刻板行

为通常被视为动物福利受损的信号，大多源于

圈养环境单调、活动空间受限、长期承受应激

压力等原因。动物园一般会通过增加玩具、调

整活动空间、改变投喂方式等手段，减少动物

刻板行为的发生。

如果出现固定、重复性刻板倒走，就需要

重视。它是动物心理压力的外在表现，如果长

期持续，将损害动物整体福祉。除此之外，长

期异常的行走模式，还会加大动物部分关节、

掌垫的机械磨损风险，甚至打乱进食、休息的

正常节奏，间接影响身体素质。还有少数情

况，动物出现倒走，也可能和前庭功能异常、神

经系统疾病有关。

作为备受大家喜爱的大熊猫，“萌兰”的一

举一动都牵动着公众的心。目前来看，它的这

次倒走行为，尚未对健康造成明显影响。

（作者系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展览与科普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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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古生物学

家侯先光所著《我

与澄江动物群》出

版座谈会，8月23日

将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召开。我提前拿到近500

页的样书，随手一翻，便触碰到科学史上极有意

味的一页——那是他写于1984年7月1日的一

则日记。蓝色钢笔字有些洇开，仅此短短一行：

“7月1号，星期天，小雨，在帽天山采到叶

虾类化石。”

这轻描淡写的记录，留着一处后来才发觉

的笔误：“叶足类”的“足”写成了“虾”。这一

行写错的字，后来被证实是澄江动物群大发现

的最初印记。

1984 年夏，35 岁的侯先光第二次赴滇。

此前 20 余天，他已在滇东多个经典地质剖面

上直面厚达140米的岩层，每天挥锤8小时，收

获的却只是少量高肌虫碎片。6月30日，因进

展不顺，他彻夜未眠。次日清晨，雨还在下，他

撑着伞，跟着民工老倌再次爬上帽天山。下午

3时左右，一榔头砸在湿漉漉的泥岩上，石片剥

落的瞬间，一枚长4至5厘米的虫体赫然显现：

背甲完整，附肢对称舒展。

“潮湿而细腻的泥岩层宛如水底，那一刻我

仿佛看见这个动物在混浊的水底蠕动。”侯先光

多年后回忆，当时他脑中瞬间闪过加拿大布尔

吉斯页岩中那些保存精美的化石，全身血液似乎

都停止了流动，拿着标本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抖动

起来。老倌察觉异样，连声呼唤，他才回过神来。

在这片被研究了 80 余年的寒武纪“标准

地层”里，竟藏着从未被记录的软躯体化石。

这类化石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们不仅保存了硬

壳，更将附肢、消化道乃至神经构造等软体部

分完整“定格”。这为确认寒武纪动物的真实

形态与生态关系，提供了此前亚洲大陆从未有

过的实证。

尤为关键的是，侯先光一眼便认出，此前看

似“两类”的新化石，其实是同一动物脱落的前、

后背甲。这枚后来被鉴定为长尾纳罗虫的标

本，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留下的“寒武纪之

谜”提供了关键实证。达尔文曾深感困惑：寒

武纪地层中为何突然涌现出如此多样复杂的动

物，却缺乏过渡类型的化石证据，仿佛“无中生

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直白而有力：

“澄江化石地是距今5.18亿年前寒武纪早期生

命快速辐射演化的见证，几乎所有后生动物门

类都起源于这一短暂的地质历史时期。”

侯先光在新著中数次提到他当年的重大

发现“出乎意料”：原本是去系统采集高肌虫

标本，却在按部就班的工作中“撞”见了改写生

命史的证据。但我觉得，这绝非单纯的运气。

正如他所言，这是“每天野外紧张工作至少 8

小时，用了20余天”才换来的“注意力捕获”。

科学发现往往如此：看似是运气砸来的“偶

然”，实则是长年积累换来的“必然”——灵光

一现的瞬间，永远只垂青那些对脚下土地了如

指掌、对异常保持极度敏感的头脑。这一道

理，又岂止适用于地质锤下的地层？

如今，这页日记里记录的发现，已现身义务

教育教科书八年级《生物学》课本“生物进化”章

节的开篇。课本里那张长尾纳罗虫的配图，正

是依据那片沾着雨渍的泥岩，复原出的“活”标

本。当年那个35岁青年的彻夜未眠，如今已化

作万千少年课堂里的寻常一课。作为澄江动

物群的发现者，侯先光这一锤的分量，早已超

越了化石本身。那行里的“叶虾类”三字，最终

被时间修正为“澄江动物群”五个大字。

石头不会说话，可那些写在日记里、带着

雨痕与泥迹的字，早就替沉默的化石说清了来

路，也标定了后来者的位置。

澄 江 日 记 里 的 那 一 声 回 响
□ 尹传红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①① ②② ③③

⑤⑤

图①：《我与澄江动物群》，侯先光

著，云南科技出版社 北京科学技术

出版社出版。

图②：长尾纳罗虫化石标本。

图③：刺状纳罗虫的三维立体图像。

图④：侯先光的日记页面。

图⑤：澄江动物群第一幅生态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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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大熊猫““萌兰萌兰””倒着溜达正常吗倒着溜达正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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